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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涛拍岸（油画） 杜鹏亮作

阳春三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

位于长春市净月大街的吉林财经大学。

宽敞美丽的校园内，路边的积雪还没有

完全融化，大片大片蓬勃生长着的松柏、

白桦和桃树，刚萌发丝丝绿意。操场上，

一群群年轻学子正踏着广播体操音乐的

旋律，有节奏地做着早操。

蓦地，我发现有一支身着绿色、白

色、蓝色各式军装，但并未佩戴帽徽和

领花的男女青年组成的队伍。队伍里

约有 50 多人，个个精神抖擞，迈着整齐

的步伐，向学校的学术讲堂方向走去。

一问才知道，这是这所大学近年来相继

从部队服役归来的大学生士兵，他们是

准备参加学校团委举办的“强军论坛”

思政课活动的。

学校团委宣传部长王强见我对退役

大学生士兵如此关注，当即给我讲了一

段自己的经历。那还是这位音乐专业研

究生毕业的辅导员刚上任时，他从学生

资料里了解到，有一位名叫于明的学生，

刚从部队退役归来。于明入校时不大合

群，很少与人交流，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

的学生。可王强通过一些时日的观察，

发现于明的表现与以往学校班级的记录

大相径庭：纪律观念特别强，每天早操、

上课，总是提前十分钟到场，读书学习也

非常用功，业余时间不是和同学们一起

活动，就是到学校图书馆看书……

渐渐地，王强和同学们熟悉了起来，

一次，他和于明谈心时，直接说出了心里

话，为自己一度错怪了他道歉。没想到，

于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老师，您没有

错怪我，那就是入伍前的我。经过两年

部队生活的摔打磨炼，我思想成熟了，现

在感到能在学校里学习的日子太宝贵

了，再也不能浪费大好时光。”这一席话，

让王强对眼前这位退役大学生士兵刮目

相看，同时，也让他真切感受到人们常说

的“部队是所大学校”的含义。

在吉林财经大学的退役大学生士兵

中，有着和于明相似经历的学生还有许

多。国际贸易专业的李佳霖同学，入学

时正好赶上疫情时期，每天居家隔离的

线上课程，一度使他对个人发展的前景

感到迷茫。抱着改变自己的想法参军入

伍后，李佳霖像是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

世界。这里充满了挑战，紧张的军营生

活，让他真正体验到“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人生哲理。

李佳霖去的是一支守卫在祖国北疆的边

防部队，方圆几十公里之内只有一个哨

所，两年的边防部队生活，在日复一日的

站岗放哨中度过。夏天烈日炎炎，冬天

地冻天寒，与孤独寂寞相伴的生活让李

佳霖变得坚强果敢。不久，李佳霖退伍

回到校园，面对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

困难，不再退缩和逃避，而是迎难而上，

直面困难解决问题。他动情地对我说，

两年军旅生活虽然很苦很累，但是很有

收获，也很值得回味。

税收学专业的石班庆同学，一直庆

幸自己生命中有一次身着迷彩的机会。

他总结自己的军营生活有 3 点收获，第

一点就是摆脱了迷茫，认清了方向。入

伍前他找不到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时不

时有些迷茫和彷徨。到了部队，通过各

级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坚定了

理想信念，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努力方

向。第二点是改变了遇事抱怨烦躁的性

格。经过部队的打磨，他懂得了解决问

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正视问题，直面现实，

积极寻找解决办法。第三点就是懂得了

珍惜拥有，感恩父母、感恩社会。大二参

军入伍的前一天夜里，他的父亲突然打

来电话叮嘱：“儿子，到了部队上一定要

好好干啊！”听着父亲关切的话语，石班

庆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到了部队，

他与战友们一起训练，一起执行抗洪抢

险任务。战友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结

下了深厚情谊。现在，石班庆还是最爱

哼唱那首“战友战友亲如兄弟”的军旅歌

曲。

迷彩军营留给会计学专业学生钟晓

佳的印象，就是知晓了伟大寓于平凡、光

荣在于奉献的道理。在那里，她看到了

凌晨就起床为战友们做早餐的炊事班；

看见了深夜还在训练场上悄悄补课训练

的战友；看见了顶风冒雪昼夜站岗执勤

的哨兵……正是有了这些人的付出，才

有了祖国的安宁。钟晓佳在部队的两年

时间里，一直担负通信执勤保障任务，业

余时间还发挥自己的特长爱好，担任广

播员、板报员……面对工作，她有一种光

荣感。两年军旅生活，她学会了坚强与

勇敢，收获了荣誉和友情，更加坚定了自

己的信心和方向。

在吉林财经大学，有这样一个学生

群体，他们是更加懂得惜时如金、勤奋学

习的人；他们主动承担起学校升国旗仪

仗司礼的任务，每到征兵时节主动宣传

征兵政策；他们自觉学雷锋、做好事，成

为弘扬优良传统的“红色种子”。退役大

学生士兵群体，成为这所大学校园里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我的眼里，他们是一群雏鹰，正在

祖国蔚蓝的天空中展翅飞翔。

雏
鹰
展
翅

■
马

达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如果把

“坐”改为“站”，就可以把苏东坡的词移

进我的兵之初了。

其实无须解释，哪一个士兵的军旅

生涯，离得开站岗呢？

我的军旅生涯开始于云南边境深

山里的一个小连队。说它小，是因为从

编 制 上 就 缺 了 一 档 —— 连 带 班 ，没 有

排。大家开玩笑说连长相当于一个大

排长，麾下只有不足 40 人。虽然连队人

不多，但还得分兵三路，除了连本部的

主要警戒任务之外，在县城和一座公路

桥上，我们还分别承担着执勤任务。

简而言之，站岗和放哨，就是我们最

主要的任务。与我同一批入伍的战友下

连后，成为了步兵、炮兵、通信兵……唯

独我，被大家开玩笑地称为“岗兵”。

新兵下连，恰逢老兵退伍离队，一茬

人走了可岗位没走。一时间连队人手不

够用，新兵都得立刻顶上去。于是，分到

连队后我们只睡了一晚的囫囵觉，第二

天晚上，就开始跟着班长上岗了。

那天，我早早地全身披挂起来——100

发子弹、4 颗手榴弹，子弹要上膛，刺刀

也 要 打 开 。 当 然 ，更 重 要 的 是 在 子 弹

袋里塞了纸和笔，我心里暗自鼓劲：从

今 夜 起 ，一 个 军 中 诗 人 将 启 航 扬 帆 于

诗海。

待上到岗楼，班长瞥了一眼我鼓鼓

囊囊的子弹袋，一句话把我心头震得嗡

嗡作响：记住哨兵的职责，你可以倒下，

但不能撤离岗位一步。

不知为什么，我那点酸酸的小诗意

瞬间荡然无存。而且从此后，我上岗再

也没有带过纸和笔。

新兵岗老兵哨，这是连队的惯例。

根据我们连队的任务实际，“岗哨”这个

词是拆开来表述的——“岗”是设在岗

楼 上 的 固 定 位 置 ，担 负 整 个 区 域 的 监

控，任务相对单一，大凡新兵执勤皆由

此开始；“哨”则以岗为轴心进行机动性

警戒。这样一来，需要处理的情况就相

对复杂，不是经过一番历练的老兵还真

拿不下来。

在后来的作品之中，我总坚持自己

的认知——站岗与放哨，是两个概念、

两个含义。站岗，必定是披坚执锐地固

守于某一要隘重地，你的职责是如松之

扎根，似石之岿立；放哨，则如高手行走

江湖，游弋、潜伏、前出、掠后，藏锋敛锐

地等待出手……

这当然不属于军队术语和条令的

表述，可“日月往来，一寒一暑”间，迎满

身飞雨落花接岗上哨，踏一夜清霜巡逻

执勤的日日夜夜，我常因这资深“岗兵”

的身份而骄傲。

前面说到，站岗放哨是我们最主要

的任务。“主要”可不是空口白说的，而

是用每天上岗的频率和每班岗完成的

时间来证实的——每班夜岗 2 个小时，

每周约轮到 6 班；白岗一班 4 个小时，差

不多隔天一班。

哲学家说，时间不在时钟里。那么

它在哪里呢？但凡当过兵站过岗的人

都知道，一到夜晚上岗，分分秒秒都藏

在困涩的眼皮里。

别看每一班夜岗都是 2 个小时，可

站岗的 2 个小时与日常生活的 2 个小时

完 全 不 同 。 所 以 ，每 周 的 排 岗 表 下 来

后，都会引来一阵或喜或忧的议论。最

受欢迎的当然是头一班，晚上开会学习

完后，不慌不忙地洗漱完毕、披挂整齐，

然后踩着熄灯哨接班上岗。2 个小时

后，待睡意袭来之时正好换岗。这边把

岗一交，那边倒床几分钟就可入梦。若

是冬天，干脆钻进被上一班岗战友焐热

的被窝，一觉到天亮。

其次是最后一班，虽说凌晨 4 点的

寒 风 嗖 嗖 刺 脸 ，但 毕 竟 已 经 睡 了 大 半

夜。更快意的是这班岗还负责吹起床

哨，在亲自吹响的急促哨音中，看着别

人睡眼惺忪、手忙脚乱地穿衣戴帽，而

自己已经整理好内务，神清气爽地最先

来到集合点，难免冒出些小得意。

不用说，夹在中间的两班岗是最不

受欢迎的，它让一夜好觉有种被“大卸

八 块 ”的 感 觉 。 班 里 的 李 老 兵 这 样 形

容：做个梦都要分成上下集。

当时，我们连队看电影要到几公里

外的县城，所以，头一班夜岗人员必须

留下值班。尽管当时的文化活动很难

得，我还是宁愿牺牲看电影的机会，也

要和战友调换来站头一班岗。

除了严格执行岗哨的条令条例外，

我们连也有“专属”规定，虽不成文，但

老兵班长们言传身教起来一点都不马

虎。比如，下雨天哨兵穿雨衣不能戴帽

子，因为会影响“耳听八方”；还比如，夏

天再闷热也得守在岗楼里，因为到外面

吹风凉快无异于暴露自己的位置；再比

如，交岗时必须等接岗战友的子弹拉栓

上膛后，交岗战士才可退弹收枪，以保

证紧急情况突发时能立刻打响……

“我无言的足迹，成了士兵风雨不

改 的 誓 言 。 山 知 道 ，水 知 道 ，祖 国 知

道 ……”这 是 我 当 年 写 过 的 浪 漫 诗

句。其实，在高 10 多米、宽窄 3 到 5 米

的 岗 楼 上 ，并 没 有 多 少 值 得 讲 述 的 故

事 。 唯 独 有 一 次 暴 雨 后 的 夜 晚 ，让 我

至今忆起还会心跳加速。

时逢雨季，晚上我接岗时，下了一

整天的雨已经停了。突然，我听见一阵

闷响，响声不大，却可以感觉到有一种

憋着攒着的暗劲，岗楼似乎也随着声音

晃动。我打开手电筒探头一看，倚着山

坡而建的岗楼墙基处垮下去一大片，塌

方的面积不小。我们的驻地属于喀斯

特地貌，土质不稳定，应当是白天的暴

雨把泥土泡垮了。

我眼看着泥土噼里啪啦地下滑，说

不慌张是假的，但毕竟当兵半年了，哨

兵的职责早就烂熟于心。当时我心里

只有两个念头：一是不能离开岗位，二

是必须示警。来不及多想，我立马打开

保险（站哨时子弹原本就已上膛），对空

扣动了 3 下扳机。

半夜的 3 声枪响岂能不惊天动地？

连队紧急集合，全连火速抢修，很快就

消除了隐患。但上级来人检查时又提

出新问题：哨兵是否可以用其他方法示

警，而不必鸣枪。

我们班的回应一点不含糊：小郑处

理情况非常得当。一是遇险及时示警，

二是临危坚守岗位，相当称职地履行了

哨兵的职责。最后，连队党支部对我提

出了正式表扬，只是在“警惕性高，处理

情况果断”后面留了小尾巴：不须连放 3

枪，浪费弹药。

这 样 的 结 果 我 当 然 是 欣 然 接 受 。

后来，连队在岗楼上挂了一个哨子，让

哨兵遇到情况可以吹哨示警。值得庆

幸的是，直到我调离，那落了一层灰的

哨子也没被吹响过。

我的连队、我的岗楼，那个遥远的

地名念出来是咸的，因为那里洒下了我

的汗水；出现在梦里是甜的，因为那里

记忆着我的青春……

岗 哨 记 忆
■郑蜀炎

在荒无人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

缘，在寸草不生的苍茫戈壁尽头，一棵

棵胡杨树顽强屹立，抗风沙、斗干旱，守

卫着生命的绿洲。有这样一支部队，他

们像胡杨般，以饱满的激情迎接挑战，

同风沙砾石为伴，与日月星辰为伍，在

祖国边疆履行卫国戍边职责。

一

天山南麓、西部边陲，一片胡杨扎

根在荒漠戈壁中，筑成一道坚固防线。

坐车一路向南，道路两边的苍翠树

木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满眼“大漠

孤烟直”的景象。云端下的巍峨山壁，

历经风霜雨雪的洗礼雕琢，山石更显坚

毅峭拔。

一路颠簸，我和班长王鑫贤终于到

达营区。营区内，棵棵胡杨战风斗沙，

一如执勤的战士们持枪挺立。如火骄

阳衬托着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不远处，

“扎根边疆、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创新

超越”16 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人人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我们是铁打的胡杨不变的心。”跟随王

鑫贤走进沙漠文化园，我看到，每一棵

胡杨树下，都刻着一个名字，它代表着

曾驻守在这里的一名士兵。每年春天

新兵到来，都会种下一棵“从军树”，寓

意扎根军营、守望未来。

王鑫贤双手抚摸着刚吐新绿的枝

干，他细密的掌纹嵌着深深的沟壑，好

似远处崎岖不平的山路。这里的战士

们，无一例外都有一双这样的手。

月明星稀的夜晚，沙漠更显辽阔。

营院寂静无声，只能听到我们二人的脚

步声。

循着月光前行，营院内的标语、沙

画、石头，与苍茫天地相得益彰。“我们

在石头上写诗、用油漆画画，在胡杨树

上挂上战斗标语，战士们随时随地都能

受到鼓舞、激励。”虽然营区智能设施已

逐渐完善，但官兵仍保留着这样的文化

传统。

二

这里的春天没有草长莺飞，营院内

时常是风沙遮天蔽日的景象。

呼啸而过的风卷起层层黄沙，一块

形似利剑的石头出现在我眼前。石头

上，几行锐利遒劲的字格外醒目。王鑫

贤告诉我，这是战士雍尚满所作的诗歌

《胡杨树下》。

“每逢风沙天气，装备故障概率就

会大大增加，战士们要时刻保持警备状

态。”王鑫贤说道。

不久前，沙尘暴来袭，中午 11 点的

营区暗如黑夜。呼啸的大风吹进阵地，

导致机器信号传输异常，任务执行中断。

接到故障抢修指令后，雍尚满立即

骑着三轮车带王鑫贤赶往阵地。因狂

风裹挟着沙尘，视线受阻，心急如焚的

雍尚满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为争取抢

修 黄 金 时 间 ，车 上 的 王 鑫 贤 将 大 衣 脱

下，牢牢裹住备件，和雍尚满一路冲到

阵地。等到王鑫贤缓过神来才发现，手

臂上被划出了一道深深的血痕。

借着昏暗的灯光，王鑫贤和雍尚满

沿着扶梯快速攀爬至数米高的舱室，在

高压环境里，他们蜷缩着身体，拿着螺

丝刀将面板拆下开始检修。他们深知，

一旦操作出现细小偏差，就会导致装备

损坏。

夜晚的风夹杂着寒霜钻进舱室内，

对讲机里的喊话声此起彼伏，王鑫贤和

雍尚满在舱室和机房中穿梭往复，不敢

有丝毫马虎。在经过各项参数检查后，

装备终于恢复正常。

“在那个夜晚，雍尚满告诉我，他对

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更深了。”王鑫贤笑

着对我说，“有时难免会想家，但我们更

多时候是热爱这片奋斗了无数日夜的边

疆沃土，留恋亲手栽种的胡杨树。”

突然，一阵大风刮过，地上的沙尘

在空中猛烈旋转，好似万马狂奔。眼前

的胡杨枝叶摇曳，树根纹丝不动，正生

动地诠释着坚守的含义。

三

王 鑫 贤 递 给 我 一 枚 火 红 色 的 石

画。画上，是一名战士在夕阳下弹奏吉

他。

从祖国最东部到祖国最西部的距

离有多远，刚入营时，新兵徐少奇时常

对着地图独自发呆。怀揣一腔热血来

到祖国边疆的他，面对的却是日复一日

的站岗执勤，理想中的热血军营与现实

差距之大，让他感到无比失落。

徐少奇的反常很快引起了王鑫贤

的注意，王鑫贤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

徐 少 奇 解 开 心 结 并 挖 掘 他 的 闪 光 点 。

在一次体能训练中，广播里充满活力的

歌曲给予了他启发。那时正逢单位组

建 乐 队 ，与 徐 少 奇 的 兴 趣 爱 好 不 谋 而

合，王鑫贤主动找到他，鼓励他报了名。

令 徐 少 奇 意 外 的 是 ，班 长 格 外 用

心，不仅请示领导专门为乐队请了音乐

老师，还送了他一把新吉他，而且一有

时间就跑到音乐室和他一起讨论乐理

知识。在王鑫贤的关心帮助下，徐少奇

逐渐敞开心扉，重拾信心，在连队组织

的文艺晚会中为战友们献唱。对待训

练、工作，他也更加积极、热情。

夕 阳 如 火 ，恰 似 沸 腾 热 烈 的 青 春

年 华 。 此 时 ，一 阵 优 美 的 吉 他 曲 传

来，跃动在指尖的音符美好而炽热，激

励 着 年 轻 的 战 士 像 胡 杨 般 奋 力 成 长 、

茁壮昂扬。

大 漠 胡 杨
■姚家宁

风 吹 旷 野
■袁丰亮

风吹旷野

万物掀起波澜

脚步穿针引线

在寒冬，在酷暑

踏出笃定的脚印

时光像战马

昼夜不停

奔驰在边关雪野

茫茫大地的空旷处

我们热爱，脚下的

每一棵树桩和细草、小小村庄

以及菜园、山谷、狭窄的山路

一段河，结出了晶莹的冰花

即使一块孤立的石头

都刻着巡逻路上打磨的印痕

所有的脚印和汗水

所有的闪电和疾风

都透着滚烫的烽火

风吹旷野

吹拂每一个默默守护者

为青春的肩膀卸下辎重

大地、海洋、天空

每一寸熟悉的土地

都是我们守望的家园

在宁静的天空下

信念之火越烧越旺

跳动的脉搏和祖国同频

大地你好，天空你好

亲人你好，故园你好

当孤独和静默时

在危难和磨砺中

一颗颗滚烫的心

写满忠诚

雪 山 顶
■尹 靖

春风将积雪吹得斑驳

连绵山顶

仿佛陈旧的迷彩

宽厚的背膀

无声地把时光承载

云朵的影子

被风紧紧追赶

像俯瞰的苍鹰

追逐山间的野兔

战机迅速掠过

在雪山顶的这一边

整齐的队伍越过道道山岭

战士们和大地融为一体

筑建雄伟的城墙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